
新聖堂啟用首兩週所遇到的禮儀問題 
 
惠儀： 
 
在明晚的禮儀小組會議中，本人要求提出以下問題討論： 
 
一、預備禮品的做法，可否進一步改善 
二、重新檢討彌撒中的下跪時間 
三、「羔羊頌」後是否應保持肅立 
四、領聖體後祝福小童及慕道者的做法，應否保持 
 
詳情請參閱以下附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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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聖堂啟用首兩週所遇到的禮儀問題 

 
一、預備禮品的做法，可否進一步改善？ 
 
甲、現時本堂預備禮品及捐獻的安排，源於 2003年，為預防 SARS傳播的措施。及後，

施神父亦曾建議在稍後恢復由教友奉獻餅酒的行動。 

乙、但本堂此後的做法，一直均是由輔祭將餅酒遞送給主祭。 

丙、本堂的捐獻方式，一向是由教友們自行走出座位，將捐獻的金錢放入奉獻箱內。 

 

 然而，本人認為現時我們堂區的做法，仍可進一步改善： 

 

 一、首先，彌撒經書的禮規鼓勵參與禮儀的信眾，藉呈送「餅酒」或「其他資助教會及

窮苦者需要的禮品」，以表達對「呈奉」行動的參與。它不是必須，但值得鼓勵。 

 

二、現時的捐獻安排的好處是：可增強教友「以金錢支持堂區及教會需要」的投入感。 

 

三、但在眾人走出來「捐錢」的同時，主祭及輔祭已將餅酒送到祭台，及加以「預備」

（即：兩篇〈Benedictus〉、〈In spiritu humilitatis〉、〈Lava me〉禱文及洗手）。 

 



四、上述兩者（聖所內及聖所外）具有不同行動。走出來捐錢的教友，在視覺和意識上，

對祭台上的行動有距離；但即使是坐在座位上的教友，亦因如此眾多人流而分心，難以

瞻仰祭台上的行動，並「實在」（actuose）地參與禮儀。 

 

 五、主祭在洗手後，尚餘太多空檔時間，「被迫」四處張望，自己分心之餘，亦容易令

教友分心。 

 

 六、因此，本人建議有兩個可行的做法： 

a) 如一般堂區的做法－－接待組或其他兄弟姊妹以長桿所牽著的奉獻袋，到各教

友座前收集捐獻。呈奉餅酒的禮儀行為可同時進行，而不妨礙教友在視覺上的參

與。問題是：需要更多人手。 

 b) 在所有教友都走出來捐獻（把錢放入聖所前的奉獻箱）之後，才將餅酒送到祭

台上加以預備。問題是：需要的時間更長。 

 
二、重新檢討彌撒中的下跪時間 
 
現時在彌撒進行的過程中，領經員給教友的指示是：「大家跟著輔祭做啦！」。在這裡，

似乎有進一步教育和改善的空間。 

坦白地說，本人認為這並非長遠之計。若單以「神父伸手、劃十字聖號」及「輔祭的動

作」作為教友模仿的對象，則對教友們的「主動及有意識的參與」構成妨礙。且有可能

產生混淆或出錯。1 

現時在香港教區，教友一般是在「呼求聖神祝聖」的經文開始時就已下跪。相對於《信

友彌撒經書》2所描繪的姿勢（在「呼求祝聖」後才下跪），可以說是一種進步，且似乎

更合教廷聖禮部的指示。 

然而，在祝聖後歡呼的情況則稍有不同。 

現時本堂的做法是：神父首先誦唸「信德的奧跡」，然後大家才起立，誦唸或詠唱「歡

呼詞」。 

但若按照《信友彌撒經書》，則起立的時間，是在「信德的奧跡」之前。 

若按照教廷聖禮部的指示，則下跪的時間則似乎甚至包括「歡呼詞」――即詠唱「歡呼

詞」後，信眾才起立，然後主祭繼續誦唸感恩經。3 

                                                 
1 例如：在感恩經第一式中，「主祭伸手」和「劃十字聖號」是在不同段落進行的。 
 
2 教廷在 1969年 10月 18日，批准該份「彌撒常用經文」。 
 
3 教廷聖禮部的覆文：Notitiae 14 (1978) 300-301. 「同樣地，信眾在整個感恩經中站立，除了在
祝聖時。實行上：信眾由呼求聖神至祝聖後的歡呼保持下跪。」�Item, fideles stant durante tota Prece 



對於上述分別，小弟的觀察及個人意見如下： 

（一）「信德的奧跡」在禮儀改革的過程中，由「祝聖經文」中的救主話語當中，移到

現時的位置，作為信眾歡呼的引子；4 

（二）信友的歡呼，是以「第二人稱」（second person）向基督「歡呼」（acclamation）和

「致候」（greeting）。5 

（三）上述第二人稱的話語，表現出羅馬禮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於祝聖聖體聖血時「主

祭舉揚聖體／聖血」和「主祭單膝下跪」的做法。它展示在感恩經中「向父」（Theocentric）

的背景下，蘊含著若干「向基督」（Christocentric）的幅度。而禮儀改革後的《羅馬彌撒

經書》，繼續沿用此一傳統，標誌著教會將它視為神學歷史的正常發展。6 

（四）若以上述觀點推論，則在信眾詠唱歡呼詞時保持下跪，在禮儀標記意義上，似乎

更形貫徹。 

（五）不論最終決定如何，教友均應服從神長的指示，以免在禮儀的進行中，在姿勢上

                                                                                                                                            
eucharistica, excepta consecratione. Practice, fideles genuflexi manent ab epiclesi ante consecrationem 
usque ad acclamationem post consecrationem.� 
 
4 教宗保祿六世，宗座典章《羅馬彌撒經書》（Missale Romanum），1969年 4月 3日：「信德的
奧跡一語，由主基督說話的語境中移出，並由司祭宣告，以給信眾的歡呼作為開啟之門檻」�� 
Verba autem MYSTERIUM FIDEI, de contextu verborum Christi Domini deducta, atque a sacerdote 
prolata, ad fidelium acclamationem veluti aditum aperiunt.� 
 
5 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膺選為教宗之前的著作中，亦可找到相關的佐證。可參閱：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The Spirit Of The Liturgy》，p.211-212（粗體字為本人所加）： �� The structure 
of the liturgy itself provides for other moments of silence. First there is the silence of the Consecration 
at the elevation of the consecrated species. It is an invitation to direct our eyes toward Christ, to look at 
him from within, in a gaze that is at once gratitude, adoration, and petition for our own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fashionable objections that would try to talk us out of this silence at the Consecration. The 
showing of the Gifts, it is said, is a medieval error, which disturbs the structure of the Eucharistic 
Prayer, the expression of a false and too grossly materialistic piety. The argument is that the elevation is 
out of keeping with the essential direction of the Eucharist. At this moment, so it is claimed, we should 
not be worshipping Christ - the whole Canon addresses the Father, to whom we pray through Christ. 
We do not need to go into these criticisms in detail. The essential answer to them is provided by what 
was said in chapter 2 about reverence for the Blessed Sacrament and the rightfulness of the medieval 
developments, which unfold what had been there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faith of the Church. It is 
correct to say that the Canon has a trinitarian structure and consequently as a totality moves "through 
Christ, in the Holy Spirit, to the Father". But the liturgy in this respect knows nothing of rigidity and 
fixation. The reformed Missal of 1970 itself places on our lips a greeting directed toward the Lord: 
"We proclaim your death, O Lord, and we confess your Resurrection, until you come [in glory]!" 
The moment when the Lord come down and transforms bread and wine to become his Body and 
Blood cannot fail to stun, to the very core of their being,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the Eucharist 
by faith and prayer. When this happens, we cannot do other than fall to our knees and greet him. 
The Consecration is the moment of God's great actio in the world for us. It draws our eyes and hearts 
on high. For a moment the world is silent, everything is silent, and in that silence we touch the eternal - 
for one beat of the heart we step out of time into God's being-with-us. ...� 
 
6 參閱：Enrico Mazza，《The Eucharistic Prayers of the Roman Rite》，〈Developments in Theocentric 
Orientation〉（pp. 5-11）。 
 



採取大異其趣的表達方式，破壞「合一」的象徵。7 

三、「羔羊頌」後是否應保持肅立 
 
根據羅馬彌撒經書總論的指示：「若當地信友習慣在『聖聖聖』後跪下，直至『感恩經』

結束，並在領受共融的聖事前，主祭念：『請看天主的羔羊��』時也跪下，是可取的

並宜加保持。」（第 43條）8 

（一）若按照總論的條文，則香港教區並沒有上述「習慣」（即在整個〈聖聖聖〉後的

感恩經「及」羔羊頌後跪下），因此並不存在「可取的並宜加保持」與否的問題； 

（二）況且，在《信友彌撒經書》中，亦沒有標示信友在羔羊頌後的任何動作或姿勢上

的變化。 

（三）在禮儀的進行期間（特別是主禮公唸禱文及信眾對答時），要求信眾的姿勢及舉

動，表現出劃一性，否則，公共禮儀將難以順暢地進行。9 

（三）個別信眾在羔羊頌後跪下，將使跪凳（kneeler）的使用變得「必要」，因而妨礙

其他教友自由進出，參與領受共融聖事的行列。 

基於以上理由，本人認為：信友不應在羔羊頌後，私自選擇「下跪」，以免妨礙其他教

友的參與。而領受共融聖事之後，或坐或站均可；在不對其他教友做成不便的情況下，

亦可選擇下跪。10 

 

四、領聖體後祝福小童及慕道者的做法，應否保持 

 

本人對現時我們堂區的彌撒中，增添「祝福小童及慕道者」的做法。該行為可描述為： 

                                                 
7 教廷聖禮部的同一篇覆文：「上述所界定〔有關信眾姿勢〕的事項，絕不可等閒視之。因為它
關乎舉行感恩禮的團體所活出的合一性――即信德和敬禮上所展示的合一。有些信友在〈聖聖聖〉

之後、亦另有些信友在祝聖之後，在姿勢上顯出差別：他們似乎已忘記了自己正在參與教會的禮

儀――團體生活的高峰――而不是疏離地私自進行敬禮行為」。 �Ea quae supra definiuntur 
minime supervacanea censeda sunt, quia eo tendunt, ut unitas sese gerendi habeatur in coetu qui 
Eucharistiam celebrat, et ideo manifestetur unitas in fide et in cultu communitatis. Videntur saepe 
fideles, statim post Sanctus, et adhuc saepius post consecrationem, corporis habitu diverso quasi 
oblivisci se esse participles Liturgiae Ecclesiae, quae est summa actio communitatis, et non tempus 
sese alienandi in actionem devotionis privatae.� 
  
8 原文： �Ubi mos est, populum ab acclamatione Sanctus expleta usque ad finem Precis eucharisticæ 
et ante Communionem quando sacerdos dicit Ecce Agnus Dei genuflexum manere, hic laudabiliter 
retinetur.� 
 
9 見以上註 6。 
 
10 參閱聖禮部的覆文 Notitiae 10 (1974) 407：「領聖體後，信友可跪、可立、亦可坐下：這裡所
說的，不是關於義務，而是可能性。」 �Post Communionem fideles aut genuflectere, aut stare, aut 
sedere possunt. Non agitur proinde de obligatorietate sed de possibilitate.� 



（一）主祭送畢聖體聖血，領經員邀請小朋友及慕道者上前接受神父的祝福； 

（二）主祭將雙掌放在上述人士頭上片刻 

（三）然後下一位上前接受祝福，直至所有上述人士均已接受祝福。 

 

這種行為的緣起，很大程度上是善意的。我們堂區團體，也許希望能在信眾領受共融聖

事的時候，亦不忘對因各項原因，而未能領受主體主血的朋友，表達一點關懷。然而，

本人卻對這種表達方式表示保留。原因如下： 

（一）《羅馬彌撒經書》所展列的舉行禮儀方式，並未有包括此項行為。若在缺乏

宗座或教區主教的特准或合法授權下，故意地在禮儀中加插該些行為，屬於「擅自

增加、刪減或改變」禮儀的任何部份，受到教律的禁止。11 

（二）羅馬禮儀對「人」的各項祝福，均附有特定經文12，以表達教會的祝福內容

及意向。單單將手放在人們頭上而不誦念任何經文，其意義並不明顯，本身亦不符

合梵二禮儀的精神，甚至可能導致迷信。13 

（三）在感恩祭中，領受共融聖事的隊伍（Communion procession），在禮儀中具有

一定意義――他們透過聖洗聖事加入教會，且妥善地預備自己14，以響應主祭的召

請：「蒙召參與羔羊宴席的人，是有福的」15，領受共融聖事，預嚐天國的盛宴。

若在共融聖事的隊伍後，加上「不能領受共融聖事者」的隊伍，則勢將減弱上述標

記所蘊含的豐富意義，甚至令教友對聖體聖事本身的獨特性產生混淆。16 

（四）此類行為，助長人們在領主禮中，「人人都應有些東西拿走」（Everybody should 

get something）的心態，而這心態是不恰當的。 

（五）除了「兒童」和「慕道者」外，世間仍有很多已領洗的基督徒，及未領洗教

外朋友，是未能恰當地在天主教會的彌撒中領聖體的。17此類做法，會否令他們感

                                                 
11 禮儀憲章，第廿二條，§3： �Quapropter nemo omnino alius, etiamsi sit sacerdos, quidquam proprio 
marte in Liturgia addat, demat, aut mutet.� 
 
12 我所想得起的一個例外，是當主教左手握著牧杖進堂時，以右手劃十字聖號祝福信眾。但神
父並非主教。 
 
13 參閱：《祝福禮典》（De benedictionibus），〈引言〉，第 27項。最有趣的是：有些教友或小朋友，
在領完聖體後，走出來接受神父祝福；或：已初領聖體的小朋友，寧願接受神父祝福而不領聖體。 
 
14 「rite dispositis」：見〈羅馬彌撒經書總論〉，第 80條。 
 
15 此句禮儀經文：�Beati qui ad cenam [nuptiarum] Agni vocati sunt.�，乃引述自默示錄（十九 9）。 
 
16 在我們堂區，大家正傾向於將此類「祝福」演化為一項分明的禮儀行為（distinct liturgical 
action）。如：領經員主動邀請、附帶一首甚至兩首歌詠、愈來愈多教友注視主禮的祝福行為、各
種擾攘等――這些行為和態度，很難可以和領主後經前所要求的「默禱」和「用心感受」相容。

當主祭只顧著祝福兒童，連「洗聖爵」的任務也放在一邊時，教會放在主祭心中的禱詞「Quod ore 
sumpsimus, Domine, pura mente capiamus �」，再有誰會記得呢？ 
 
17 例如：分離弟兄（包括：基督教及東正教的朋友）、重罪者（包括：離異後再婚的教友、身處
大罪之中，而尚未悔改者）等。他們很難可以用「慕道者」一詞來形容。 



到被進一步邊緣化（marginalized）？18 

（六）特殊送聖體員的設立，正是為了避免彌撒禮儀的時間，被過份延長。但吊詭

的是：在送聖體後增加此類祝福，是更不必要地延長舉行禮儀的時間。 

（七）此類祝福行為與禮成式的祝福，構成重複。 

 

畢竟，禮儀是教友生活的「高峰」而非「全部」。也許我們堂區的團體，應考慮透過禮

儀以外的方式，更有效地表達我們對未能領受共融的近人、弟兄和朋友的關懷。 

                                                                                                                                            
 
18 即英文的所謂： �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 的效果。大家可設想：一位身陷重罪
而未肯悔改、但尚算誠實坦白的「大罪人」。他參與彌撒，但明知自己不應領聖體。若他走出來

接受「祝福」，則勢將給旁人「問長問短」，若不肯或不被邀請接受祝福，則該項祝福對他而言，

亦沒有甚麼意義。 


